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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老头
!

林革

我的头发花白，可我不

是老头。我只是看上去有些

老，我的年龄也只是稍过不

惑，我的心年轻着呢！为什

么如此刻意宣称呢？这可不

是我矫情和恐慌，实在是因

为不曾打理也满不在乎的一头白发，让我一

次次面对传为笑谈的尴尬。

一次，和妻子外出购物，在商场里碰到

妻子的朋友，这位心直口快的女同胞表现热

情，叫自己的孩子礼节性问候我们。这孩子天

真烂漫稚气可爱，先脆生生对妻子说了声“阿

姨好”，再一扭头朝着我脱口而出“爷爷好”。

窘迫的妻子刚想解释，她的朋友却抢先恭维

道：“嘿，姐们。你真有福气，你老爸挺精神的

哟！”这下把妻子搞了个面红耳赤，使劲把朋

友拉到一边悄悄解释，讪笑着离开的我远远

感觉到惊讶的眼光只能故作镇静。

另一次，和同事暑期旅游，在景区游玩

一圈后又累又乏腰酸背痛，累得一屁股坐在

集合地点喘粗气。差不多恢复时，发现一个年

轻女孩正向同伴推销太阳镜，不仅模样俊俏

而且能说会道，颇有生意经。一大帮男女都被

吸引聚拢过去听宣传，好多人由不以为然变

为犹豫不决，有几个同事已经买了戴起耍酷

了。好奇的我忍不住走过去看了看，随意问我

应该戴哪种款式。这女孩抬头打量了下我的

白发，很认真地回答：“这太阳镜是年轻人的

时髦用品，您老这把年纪肯定是用不上了。不

过，大爷您可以看看我这几款老花镜，买一副

看风景更清楚些。”同事们听了乐得前仰后

合，女孩不知说错了什么，和我一样搞个大红

脸。

一天，下班回家发现有材料落在学校办

公室，为了锻炼刻意步行返回。正快走在街道

上，不知何时身边已经悄然贴上一辆三轮。停

下脚步一扭头，发现一女三轮车夫满脸诚恳

询问：“老太爷，要不要做三轮车？你这老胳膊

老腿可不容易，我已经跟了好一段路，就怕你

累了走不动。”还没等我搭腔，一辆出租车又

停在我身边，的士司机关切地说：“大爷，还是

乘出租吧！坐咱这稳妥安全。”我刚要表态，那

边的女三轮车夫不乐意：“听你这意思，是坐

我的三轮危险是吧？你倒说说清楚，这危险

在哪？”瞧，一句话没说，两个为抢我这白发

“老头”的生意杠上了。得，赶紧拔脚走人，再

晚两个没准让老汉我评理裁判呢！

还有一天，拿着学校的现金支票到银行

去取钱，去时会计告诉我该办的手续已经办

妥，只要把支票和证件一并附上就行。于是

找了个相对空闲的柜台，递

上自己的第二代身份证，就

等着拿钱了。可等了好久也

没动静，探头一看，和女营

业员警惕的视线对个正着，

整个我纳闷她犯疑。原来还

是因为我的那头白发，跟身份证上的黑发青

年反差鲜明，难怪她反复比较观看。头一次被

妻子以外的异性如此长时间认真观察，我这

张老脸难免火辣辣有些发烫。更让我尴尬的

是，营业员在电话核实取钱人的姓名后，没好

气地撂下一句：“下次要么让你儿子亲自来，

要么带你自己的身份证来。”天，她把我当成

我的爹了！

如此这般，三番五次，饶是无心也有意

啊！更何况处在更年期边缘的中年男子，已经

被工作事业、家庭生活、老老小小折腾得心力

交瘁，难得有静心的时候，时不时冷不丁老被

搞这么一出，难免捣鼓得有些小郁闷却只能

无奈苦笑。

不过，你若真的以为我满心在意、自顾不

暇那就错了。因为头发花白是人生成长必然

结果，也是个人成熟标志，早些晚些自然无须

大惊小怪，更不值得跟自己计较。况且游走社

会、闯荡江湖数十载的汉子早已不在乎沧桑

外貌，别人的误解和调侃也无恶意，若为这些

浮云烦恼纠结，那才是真正可笑的肤浅，所以

我总是很快释然，久而久之就受之泰然，并安

之若素以此为乐。

不是么？人生之旅总要有些小小插曲和

境遇，这些蜻蜓点水的浮光掠影，不妨权作笑

料逗逗大家和自己开心，这不也挺好！自我掂

量，这点觉悟和气度还是有的。念及此，我的

胸膛还真的挺了些，捋捋自己看不见的白发，

竟然生出理直气壮的豪气。虽然镜子里的那

家伙还是白发如雪，可我清楚自己的内心并

不苍白空虚，因为我仍然拥有五颜六色的期

待和向往，依然拥有蓬勃向上的事业和生活，

依旧拥有一如既往的亲人之爱和朋友关怀，

温暖幸福始终相伴，纵有白发夫复何求。

所以，我得再次强调：我的头发花白，可

我不是老头。我的心年轻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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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桂珍

五月五日，我记住这个

日子，是因为我没有上学的

前一天刚好是“五四”青年

节，我代表全班同学向学校

表决心，我们将更加努力学

习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以更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汇

报。

我从大会的主席台上刚一走下来，班主任即把我叫到

一边，说我的同桌王葭下午没有来上学，让我到她家去一

下，看看她有没有回家，还来不来上学。

王葭与我是同一个乡镇的，但她家住在镇上，我家住

在乡下，两家相距也有七八里。老师说只有我去最合适，他

建议我乘汽车去，这里的车站有汽车路过我们那个小镇。

一路上我就在想上午王葭与数学老师发生争执的事。

同一个题目，她写得跟我一模一样。“为什么只给她扣2

分，给我却扣了5分？”王葭拿着我和她的试卷责问老师。

老师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看了她一眼说：“这个试卷我讲过

了，再给你做一遍，你能考到现在分数的一半我向你道歉

怎么样？”

王葭一怒之下把试卷撕得粉碎扔到地上，然后气恨恨

地收拾好书包走掉了。

我到王葭家里的时候王葭一家人正吃晚饭，我被留下

来，晚饭后我们一起去镇上新落成的电影院看了场电影。

那片名叫《珊瑚岛上的死光》，彩色宽银幕，那是我第一次

从银幕上见到西装革履的中国人和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是

我观看的第一部科幻电影且有爱情和谍战，感觉精彩至

极，晚上睡在王葭的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我从王葭家出来的时候已是艳阳高照，满大

街都是人，东西主要街道正在忙拆迁，说是要把街道拓宽

修成能够开汽车的大马路。这个小镇一直是我童年时代的

梦幻之地，那么多的店铺商品货物，这条街也是我听过的

那么多人物故事的发源地，就为了开汽车把两边的店铺都

拆了，我很惋惜，气愤而又感伤，但也无可奈何。于是我就

在这条街上从西到东从东到西晃悠着，陈西楼的门面还没

有完全拆掉，当然乾隆爷是否真的尝过这里的茶干我虽无

从考证但在我心目中就是真的尝过，现在将这个高高的牌

楼拆了怎不可惜？裁缝店理发店拆了也就拆了。那口井填

了，开始我倒是没觉得可惜，但它作为一个著名的地标在

街心向南凸出的一块空旷的地方，常有小孩物件掉入，人

们围着井口捞小孩捞动物捞物件，故事和神话就从这里演

绎传播。可是这口井填了人们就得到大运河或者更远的地

方去挑水。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个镇上的居民在填了这口井

之前就已经安装了自来水，我在这个镇上晃荡的时候真是

杞人忧天了。当然井填了，多少年以后老街上的人依然拿

它当地标，什么时候有事还是说“我在井那儿等你，这事就

出在井那儿”。

街上挑担的叫卖的摆地摊的买菜的络绎不绝，卖服装

的卖开司米的卖针头线脑的，谁家的录音机里正起劲地唱

着“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我一个接一个店

铺看过去，银行邮局照相馆，我在书店里流连了许多时，翻

看了里面的不少名著和画书。我不情愿地从书店里踱出

来，慢悠悠地来到下河边，下河被填了，压土机正轰轰隆隆

从洒了石灰的路面上滚过。原先这条河也是清水粼粼的，

人们在河里淘米洗菜汰衣

服，往来的船只有卖粮的运

货的捕鱼的载人的。东岸榆

树柳树成荫，夏日里人们在

树下吃饭纳凉下棋打扑克，

后来河水逐渐变污变枯。河填了，树都锯了，天空高旷了许

多，五月的太阳已经忍不住露出了一点毒辣来，照得我没

精打采地沿着这条河向北走。河上的石桥拆了，桥头通往

护国寺的路上石板一块一块的还在，我就沿着石板一步一

步地走过，每走一步石板摇一下，然后发出空咚的声响。

王葭五月底就要参加招工考试了，她爸妈早给她安排

好工作了，只等招工考试走一下过场。本来她去复读也就

是混日子等时间，而我对于自己的前程一点想法也没有，

虽然我昨天还信誓旦旦的要认真学习，但这会儿我已经把

学习的事给忘了，高考于我有多重要我一点也不清楚，虽

然我后来也曾质疑过自己，如果我知道高考对于一个人的

未来有多重要的话，我会拼尽全力吗？

我在石板上一步一摇地走着。绕过护国寺，走出镇子，

暖风吹拂，云朵这儿一垛那儿一堆地漂浮在天空，空气里

满是泥土的气息。麦子像健壮的士兵齐刷刷地站在田野

里，柳树榆树绿的容光下闪闪的有一些不安。走过一个村

庄，一阵馨香飘过来，仔细看槐花正开放，蜜蜂在花间起

舞。路过一大片田野，一大群一大群白色的蝴蝶在碧绿的

黄花草地上上下翻飞。田埂上蚕豆已结角，豌豆还在开花，

大路边茅草茂盛成一时的气候。人，这儿几个那儿几个在

挖泥土。

我慢悠悠地走着，醉人的芳香中我有点累也有些意乱

情迷。走不多远，一条清洌洌的小溪横在眼前，溪水清浅漫

流，我顺着溪流的方向走着看着，如果只是溪流也就罢了，

走着走着我就会绕到前面的大路上去走了，可偏就在这时

我看见几条算是很大的鱼一会儿游一会儿停，一会儿扑腾

一会儿飞，这就让我有些为难了，捉住它们我就得脱下鞋

袜，然后还得穿上，我倒不嫌麻烦，问题是我把这些鱼捉住

了是送回家去还是带到学校？送回家那么远要绕一大截路

呢。带到学校我把这些鱼怎么办？既不好养又不好煮了吃。

我纠结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算了吧，就让这

些鱼儿在水中欢跃畅游吧，我在岸上看着这

些鱼儿快乐了好半天才离开。

大路的两边是整齐的桑田，绿到天边，

我眼前的有点儿颐指气使。走过桑田是一畦

一畦的树苗，水杉冬青松树广玉兰还有各种

不知名的树苗，那些美丽的姿态，我慢慢地

看慢慢地欣赏，想象它们长成后的伟岸高大

形象。苗圃过后是一大片桃树林，密密的桃

叶间桃已经成形，但依旧毛茸茸的，我不禁

想象着多少天以后在这里摘桃会是怎样的

快乐，同时也想象着这里桃花盛开漫天胭脂

落英飞红的美景。

这时候，春的芳踪似乎已经消歇，夏急

于把季节握在手中，我有点热也更困倦，但

慢慢地在落霞满天时我终于还是走到了那

一座木桥，桥下流水，有木船穿梭。过桥不多

远就是我的学校，我已经听见了钟声。

家务那点事儿
!

张文华

对于我老拿拖地说事儿，

家里那人意见很明了：要是觉

得累，大可不必一天拖一次，

省得整天跟个怨妇似的。熬了

三天，我实在忍不住，抄起拖

把边拖边嘟囔：“还叫我一星期拖一

次呢，才三天，地上就这么脏！”那人

一声不吭，闭起眼睛装睡。拖把对着

门框“嗵”一声，对着桌腿又是“嗵”一

声，那人充耳不闻。我无可奈何，只能

叹命苦，挥起拖把移师卧室，拖着拖

着，从床底下带出一枚硬币来，弯腰，

拾起，放口袋里。一直在床上假寐的

那人来话了：“你看，做事不吃亏吧？

还有劳务费！”

前两年有政协委员提出实行家

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

这消息真是鼓舞女同胞们的心，可

惜网上热闹了好一阵子，现在全没

影儿了。说国家不重视女性，那也不

全对，不是还有个法定假日三八妇

女节么？过了这么多个三八节，总算

明白了：合着女同志只有三八那天

过节，其他三百六十四天都是男同志

的节呀！

政策上找不到依靠，只有靠案例

来打动人心了。看杂志上写一个母亲

一生中在厨房走过的路可以绕地球

好几圈，我顿时来了精神，抖擞着杂

志给那人看，那人不屑道：“说的是你

妈，不是你！”继续用国际事例来感化

他：美国佛州一位市长把婴儿带到办

公室里，就是为了可以让妻子心无旁

骛去上班。先进事迹够感人吧？可搁

我们家，简直是天方夜谭！

一般情况下我的牢骚对那人来

说是耳边风：你这里大风起，他那边

不开船。实在被我叨叨得心烦，也会

过来帮忙：跳过一堆垃圾夺我手里的

铲子：“我来哉，我来哉！”那堆垃圾他

愣是没看到！

这日我洗碗，他看电视，我心态

又不平衡起来，于是一个在厨房一个

在卧室就开战了，越战越有气，越有

气下手越重，只听得一声“砰！”———

碗往台子上搁时一碎两半。争吵声戛

然而止，好一会儿，那人听我声息全

无，得出判断是我并非故意摔碗———

故意摔碗，碗响，嗓门更响，这种情况

下往往他会主动休战以保存实

力———这才慢悠悠地来了一句：“看，

闯祸了吧？”闯祸的人赶紧夹了尾巴，

灰溜溜地把底下的事儿做完。

那天从邻居门前走，听到里面高

一声低一声正辩得激烈：“孩子是我

一个人养的？凭什么家务事全是我

做？！”想不到平日里低眉顺眼的女主

人居然可以这样不淑女！我在院外听

得带劲：解气呀！正想凑上去继续打

探，只听得“哗啦”一声院门打开，男

主人狼狈地退到院外来。怕他看见尴

尬，我赶紧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从他

面前悠然飘过，边走边情不自禁地哼

起了小调：“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

最是幸福那一刻
!

陈惠萍

因为自己的一不小心，脸上挂

了彩。上班之前，对着镜子左瞧右

瞧，纠结着去不去上班。但现实终

究被孩子那份期待的眼神所折服，

毅然扬起头对着镜中的自己骄傲

地笑笑，跨上车子义无反顾地出发。

来到学校，突然地有些难为情起来，生怕自己

的挂彩被别人发现。尽量低着头，一路小跑着来到

办公室，安静地坐到位置上开始埋头于学生的作

业。对于周围同事的搭腔一直采用不抬头，几个回

合，自己与平时的不一样还是被细心的他们发现。

都围到身边，小心地给我查看伤情，不时问起原因。

话未出，泪先流，抽泣着诉之自己的委屈，迎来阵阵

声讨，最后不忘安慰，没什么，不会留下后遗症，但

必须注意一二三，心儿在这一刻不禁温暖起来。

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整理好自己的情绪，捧

起书朝教室走去。未进教室，站在教室门口，扫视全

班孩子，见这些小可爱们正闭着眼专心致志地做着

眼保健操，悬着的心这会儿算是全放了下来。来到

讲台，放下课本，突然发现自己这会儿还真有些像

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抱着一堆凌乱的课本，挺有

学问的样子，不自觉地有了些小得意，将脸上挂彩

的事，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有时还真是，烦恼是自己给的。那节课，一如平

常，我绘声绘色地讲着课，学生们

津津有味地听着，时不时的，被我

抛出的精辟幽默插曲，逗得教室里

异常精彩。在我意犹未尽的讲解

中，下课铃声响起，瞧着孩子们那

清澈的眼神，我幸福地收拾起书本准备回办公室。

就在我匆匆离开教室的那一刹那，我的衣服被用力

地拽了一下，扭头一瞧，原来是张晨和王磊紧跟在

我身后，见我瞧见他们，王磊很是勇敢地向前一步，

站到我面前，指着我的一只眼，有些担心地蹙着眉

头：“老师，你眼睛红呢，怎么啦？能看见我们吗？”一

旁的张晨也跟在一旁，踮着脚尖，歪着头凑近我的

脸看着，嘴里不停嘀咕：“真的，老师，红呢！疼吗？”

瞅着这两个孩子，在阳光的沐浴下，像两个天使，眼

睛不自觉地有些濡湿，真想腾出一只手摸摸他们光

洁的小脸，可手中满满的，站在那，正踌躇着，张晨

已伸出手，硬是抱过我手中的书本，乐颠颠地便往

办公室跑，边嚷嚷着：“老师，我帮你拿吧，你眼睛红

呢。”望着他小小的身影，伸手牵起一直守在身旁的

王磊，此时我真不知说什么，只一个劲地将王磊在

我手心的小手用力地握了又握。

当我回到办公室，看着放得整整齐齐的书本，

那一刻，我最是幸福。

春天来了
□ 朱桂明

雪未消融

已看见春的影子

我隐身出现

感觉最初的新鲜

努力憧憬

挖掘枝头的稚嫩

池塘里的红鲤淡出水面

旋起一轮轮久违的笑靥

阳光似乎热情了许多

将积雪亲吻得眼泪涟涟

鸟鸣划过的弧线

悠扬着春的韵律

春天

真的来了


